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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
,

由于清廷定都北京而进 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

以

顺治朝为始
,

清代前期的戏剧文化
、

戏曲艺术的总趋势是在不断发展的
。

其间
�

清前期的帝王

曾对戏剧文化政策进行过一些调整和改变
,

致使其发展过程几度风雨
�

几经波折
,

但是
�

他

们对当时能够代表祖国的主要剧种是积极扶植的
,

同时
,

对一些地 方戏剧也并不一概排斥
�

因此
,

在清前期才出现了如昆曲再度繁盛
、

《京腔十三绝》
、

徽班进京等彪炳中国戏剧文化史册

的重要篇章
。

满族入关后的戏剧文化
,

主要体现在康熙
、

乾隆两朝
,

上述几个重 要篇章也正是在这百

余年内出现的
。

为此
,

本文拟 以顺 治朝为始
,

以康
、

乾时期宫廷与民间戏剧文化的发展为重
‘

点
,

从三个部分论述大量入关后的满族不同阶级对清前期 戏剧文化所做 的程度不一的贡献
。

不妥之处
,

敬请专家学者指正
。

�一 �

满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

�� 世纪初
,

�

他们崛起于白山黑水
,

逐鹿于中原大地
。

自顺治元年 ��� � �� 至康熙二十二年 ��� �� �
,

经过 几代人的努 力
,

最终实现 了清王朝的统一大

业
。

康熙帝对此倍觉欣喜
。

是时
,

正值中秋佳节
,

天街碧蓝
,

皓月当空
�

他即席赋七律 一首
�

其

中有
“

牙帐受降秋色外
,

羽林奏捷月明中
。

海隅久念苍生困
,

耕凿从今九壤同 �
”

� 与此同时
,

他还传 旨举行盛大演出
,

以示庆贺之意
。

时人记载道
� “

二十二年癸亥
,

上 以海宇荡平
,

宜与

臣 民共为宴乐
,

特发努金一千两
,

在后宰门驾高台
,

命梨园演《目连 》传奇
,

用活虎
、

活象
、

真

马
。 ”

�

上段 引文中提到的《目连 》传奇
,

即明代郑之珍作的《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传奇 剧本 的简

称
。

又称《劝善记》
。

全剧共分上
、

中
、

下
,

多达百出
,

重点场子有刘氏死后历经的种种灾难和 目

连救母
、

遍游地狱等等
。

这样
,

活虎
、

活象
、

真马就派上了用场
。

距 今三百多年前
,

京师昆腔诸

戏班奉旨演出此剧
,

其场面之大
、

演技之精
、

阵容之强都堪称是高水平的 � 此剧公演之后
,

产

生了强烈的反响
,

成了当时北京的满
、

汉等族官 民的热 门话题
,

康熙对于演出成功深感满意
。

仅据 目前所能见到的史料
,

笔者认为
�
此次出自康熙本意的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

,

应

当看做是昆曲在满族入关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演出
�

此次公演
,

不仅 充分表明了以康熙为

代表的满族统治者对昆曲艺术的认同与支持
,

同时
,

促使满族广大人民对昆曲更加喜爱
。

显而

易见
,

这次演出对以昆曲为主的戏剧文化在清前期的繁荣与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 用
。

是时
,

本次公演距离满族入关仅 只三十九年
。

那么
,

三十九年前及其此后的戏剧文化 又

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

顺治八年 � ��  � �
,

清廷即停止教坊司女优入宫
,

悉改 由太监承应
,

且有 定数
,

是为四十

八人 � 而扮演戏剧之人
,

也在其间
。

顺治十四年归籍的程正摆在其著述 中曾生动描述了顺治

观看《鸣凤记 》传奇的情景
,

其诗写道
� “

传奇《鸣凤 》动袁颜
,

发指分宜父子奸
,

重译二十四大
� �



罪
,

特呼内院说椒山
。 ’夕

�

这里
,

需要首先说 明的是
,

《鸣凤记》写的是明代嘉靖年间
,

内阁首辅夏言
、

兵部员外郎

切继盛和丙辰科进士邹应龙
、

林润同奸相严篙及其党徒殊死搏斗
、

前仆后继的事迹
。

该剧取材

于当时的现实斗争
,

剧中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均以史为据
。

作者在剧中竭力颂扬忠烈
、

抨击奸

接
,

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

第二
,

顺 治在宫中观看此剧的时间至迟应是顺治十四年 � �� �� �或在此之前
。

因为
,

官至

工部侍郎的程正摆于是年就已归籍了
。

第三
,

当时
,

顺 治正值大好年华
,

同时
,

他还是个性格外向之人
。

程正摆在其诗的头二句

说明了他对此剧的鲜明主题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
。

他切齿痛恨严高 �江西分宜人 �父子
,

对于

杨继盛 �号椒 山 �忧国忧民
、

不惧权奸和以死相拼的品格
,

他大加赞叹
,

颇为动情
。

但是
,

剧本

于
“

白内多用骄俪之体
,

颇碍优伶搬演
。 ”

�此外
,

典故太多也是该剧的又一不足之处
。

所以
,

顺治才有类似于
“

重译二十四大罪
,

特呼内院说椒山
”

的旨意
。

不久
,

吴绮便奉旨写出了以此

剧为蓝本
、

以杨继盛事迹为主的《忠憨记 》
,

并在宫 内上演
,

从而反映出顺治对这段史实和 《鸣

凤记 》确属爱之心切 �

早在满族入关 以前
,

有关屈原的戏剧就 已搬上舞台
。

顺治十五年 � �� � �
,

当顺治看到 了

尤侗新作《读离骚 》剧本后
,

颇为赏识
。

《读离骚》隐括了《楚辞 》的 �天问 �
、

� 卜居 �
、

�九歌 �
、

�渔

父 �
、

�招魂 �等篇
,

自填新词
,

文字通畅明晰
,

最后则点出 了
“

千载逐 臣同一恨
,

相逢痛饮读

《离骚》
。 ”

该剧实为清代杂剧的上乘之作
。

未久
,

顺治帝即传旨
,

命教坊司排练
、

演 出此剧
,

并

要亲 自以此剧比较他的另一剧作《清平调》
。

尤侗在其《自著年谱》中也记载了《读离骚 》杂剧由
“

教坊内播之管弦
, ”

并深以 自慰
。

这说明顺治对当时的戏剧文化慧眼识珠
,

具有很高的鉴赏

水平
。

简 言之
,

无论是�� 鸣凤记》
、

《忠憨记》
,

还是《读离骚 》
,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即
�

褒

忠贬奸
,

惩恶扬善
,

这历来是我 国戏剧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
,

所不同的是
,

看戏的观众不再

是过去的汉族的帝王等人
,

而是君临天下的顺治及其满汉臣民
。

上述几部深得顺治赞赏的剧

作正好从戏剧文化的丰富内涵 中反映了满族入关后的第一代帝王在治 国安邦方面的雄心大

志
。

清代初年
,

满汉等族在戏剧文化领域内的交流与融合已开始大步前进 了
,

这就为清前期

昆曲的繁盛提供了有利条件
。

康熙即位之后
,

解决了鳌拜专权
,

平定了三藩之乱
,

争取了台湾统一
,

遂有上文说到的

上演《目连》传奇的隆重而盛大的庆祝活动
。

其实
,

康熙之所以选择昆曲做为庆祝活动的主要

方式
,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对当时的这一主要剧种的认 同和喜好
,

而少为人知的是
,

他平时于

政务之暇就对昆曲进行着多方面的研究
,

并且
,

颇有造诣
,

堪称行家里手
。

有关这方面的情

况
,

故宫的档案史料 曾有这样一段记载
。 “

魏珠传 旨
,

尔等向之所司者
,

昆
、

弋丝竹
,

各有职

掌
,

岂可一 日少闲
,

况食厚赐
,

家给人足
,

非常天恩无以可报
。

昆山腔
,

当勉场依咏
,

律和声

察
,

板眼 明出
,

调分南北
,

宫商不相混乱
,

丝竹与曲律相合而为一家
,

手足与睛转而成自然
,

可称梨园之美何如也 �”�

在这道谕旨中
,

康熙首先强调昆曲演员在演出时应当声情并茂
,

行腔 准确
,

有板有 眼
,

对于昆曲中的南
、

北两大唱法务求分明
�

其次
,

演员在舞台上的演唱曲调与伴奏的笛子等乐器

浑成一体
,

而演员在表演时的眼神
、

手势等更需符合当时人物的心情
,

贴切而 自然
。

不难看

出
,

康熙 不仅从理论上分析了昆曲的表演形式
、

演唱特点
,

以及在演出时应如何作到完美无
久只



缺
,

同时
,

他还高度评价昆曲艺术
“

可称梨园之美
。 ”

所以
,

他才专门为此而传 旨
�

表达了他对

昆 曲的认识和评价
,

并要求宫内专习昆曲等剧种的太监刻苦练功
�

不
“

可一 日少闲
, ”

进而表

达了他的殷切期望
。

满族入关后
,

一个专门负责太监学戏
、

排戏的新机构
—

南府 已于康熙年间出现
。

至迟在

康熙二十五年 �� �� � �的满文档案史料就 已出现
“

南府
”

的名称
。

是年
,

郎中费扬古在题本有
“

糊

南府 �音译 �所用戏台架子 �音译 �及戏子架子 �音译 �六
。 ”

�就以 上内容分析
,

应是南府
�

并属

于它负责的范畴
。

康熙对南府的教 习颇多关心
,

例如
,

康熙传 旨
“

问南府教习朱四 美
,

琵琶内

共有几调
,

每调名色原是怎么起的 ��
· ·

⋯叫个明白些的著一写来
。

他是八十余岁的老人了
�

不

要问紧了
,

细细的多问两 日
。

倘你们问不上来
,

叫四阿哥问了写来
,

⋯⋯
。 ”

� 再如
�

“

教习吴

香病势沉重
,

倘若不好了
,

照焦文显例赏赐发送
,

九间房无人
�

尔总管使人去
。 ”

�此外
,

如景

山授艺教习
、

昆腔教习等均能按 月领到钱粮银
,

仅康熙三十四年 � ��� �� 的一份题本就含有王

国川
、

张华等三十余名教习得到或被准给钱粮银的详细情况
。

� 上述档案有力地证明了昆曲在

清初皇宫诸剧种中的重要地位
。

与此同时
,

康熙帝对于当时流行的弋阳腔也很有研究
,

他在旨意中说
� “

又弋阳佳传其来

久矣
。

自唐霓裳失传之后
,

惟元人百种世所共喜
,

渐至有明
,

有院本北调不下数十种
,

今 皆废

弃不问
,

只剩弋阳腔而已
。

近来
,

弋阳亦被外边俗曲乱道
,

所存十中无一
、

二矣
。

独大 内因旧

教习
,

口传心授
,

故未失真
。

尔等益加温习
,

朝夕诵读
,

细察平上去入
�

因字而得 腔
�

因腔而

得理
。 ”

� 弋阳腔
,

又称
“

弋腔
” 。

元代起源于今天的江西弋阳一带
。

自明代嘉靖年间
,

开始在北

京
、

南京
、

湖南
、

广东
、

福建
、

安徽
、

云南
、

贵州等地流行
,

并善于与当地语言和 民间曲调相结合
�

直接或间接对一些新剧种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

这大概就是康熙所说的
“

近来
�

弋阳亦被外

边俗 曲乱道
”

的根据
。

至于
“

细察平上去入
,

⋯⋯因腔而得理
。 ”

即是说
�
行腔时吐字清晰

,

发音

准确
,

以声传情
,

以情带声
。

康熙的言论真可算得是编写剧本
、

设计唱腔和演员演唱时的金石

之论
。

康熙年间
,

宫 内
“

昆腔颇多
。 ”

� 为此
,

康熙帝的心腹之臣
、

苏州织造 李煦一直想送给 他一

个唱弋阳腔的戏班
,

并 已选好几个女孩子
,

学成送进
。 “

无奈遍处求访
,

�指弋腔好教习—
引

者注 �总在没有好的
。 ”

康熙闻知
,

特命弋腔名教师叶国祯前往
。

李煦倍感荣宠
, “

真竭顶踵未

足尽犬马报答之恩
。

今叶国祯已于本月十六 日 �指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十六 日—引者注 �到

苏
,

理合奏闻
,

并叩谢皇上夭恩
。 ”

他还表示
“

容侯稍有成绪
,

自当不时奏达
。 ”

康 熙帝在爱好
、

研究昆曲艺时
,

对弋 阳腔同样也予以重视
,

这 已为以上史实所证明
。

但

是
,

他不曾料到
,

发端于乾隆朝的
“

花
、

雅之争
” ,

对清代
、

乃至 中国戏剧文化史都产生 了重要

而深远的影响
,

而他则是满族帝王倡导花部弋腔的第一人 �

昆 曲源于江苏昆山
。

自明代中期以来
,

苏州因其昆曲艺术的 人才不断涌出而名伶荟萃
,

直到清代
,

苏州始终是全国的昆曲中心之一
。

因此
,

当康熙于康熙二十三年 � �� ��� 首次南巡

至苏州时
,

有一段记载绘声绘色的描述了他观看昆曲的情况
。

�� 九月 �二十六 日至苏州
,

由北童子门登陆
,

即上马进间门大桥
, ·

⋯
, ·

随请到铺设行宫内

去
。

⋯⋯皇上进 内
,

竟至河亭上座
,

⋯ ⋯唤工部曰
� ‘

祁和 尚 �按
�

即祁国臣
,

奉夭人
,

时任苏

州织造 �
,

我到你家用饭罢
。 ’

即起身
,

同工部出行宫
,

上马南去
。

到工部衙门
,

进内至堂上
�

自

将公椅移在东壁
,

西向而坐
。

⋯⋯上曰
� ‘

这里有唱戏的么 �
’

工部曰
� ‘

有
。 ’

立刻传三班进去
,

叩头毕
,

即呈戏 目
,

随奉亲点杂出
。

戏子察长随哈曰
� ‘

不知宫内体式如何 � 求老爷指点
。 ’

长
��



随曰
� ‘

凡拜要对皇爷拜
,

转场时不要背对皇爷
。 ’

上日
� ‘

竟照你民间做就是了
。 ’

随演《前访 》
、

《后访》
、

《借茶 》等二十出
,

已是半夜矣
,

⋯⋯次 日皇爷起
,

问日
� ‘

虎丘在哪里 �
’

工部曰
� ‘

在

阎 门外
。 ’

上 曰
� ‘

就到虎丘
。 ’

祁工部曰
� ‘

皇爷用了饭去
。 ’

因而就开场演戏
,

至 日中后
,

方起

马
。 ”

�

从上述的史料中
,

我们可以看 出
�

康熙刚到苏州
,

便在祁国臣的工部衙署询问
“

有唱戏的

么 �
”

随即
,

亲 自点戏
,

并谕免民间戏班为皇家演出时的清规戒律
,

一看就多达二十出
,

直到

夜静更深
。

次 日一早
,

他又为看戏而推迟了虎丘之行
。

如众所知
,

自满族入关后
,

南巡首 自康熙
。

但是
,

我们还应看到
,

康熙还是利用南巡之

机
,

饱赏南方昆曲的第一位皇帝
。

其时
,

康熙帝此举距清廷定都北京不过才四十年
。

自此
,

康

熙更加深刻地比较出了昆曲中南
、

北两大唱法及其它方面的异同
,

而南昆的诸多特色则促使

他挑选更多的名伶供奉 内廷
,

提高宫 内的演出水平
,

同时也促进了昆曲在大江南北的进一步

发展
。

挑选名优进宫
,

当始于顺治朝
。

当时
,

宫内上演的如《读离骚 》等剧 目
,

单靠演戏太监势将

影响演出的质量
。

因此
,

尤侗于顺治十六年 �� �  �� 的诗中即已写明宫廷派人到江南选优之事
,

其诗写道
� “

天子瑶池奏玉笙
,

只教阿母唤双成
。

闲来海上探仙籍
,

又问飞琼小玉名
。 ”

� 尤侗

被顺治帝
、

康 熙帝分别誉为
”

真才子
”

和
“

老名士
” ,

� 其所记应属可信
。

康熙年间
,

以目前见到

的史料来看
,

名伶进宫者多任教习
。

《李煦奏折》内提到的弋腔教习叶国祯
,

在康熙三十四年

七月的满文档案中被称为
“

教学艺诸太监之教习
” ,

同时以此称者还有王明臣等七人
。

� 同一题

本内还提到
“

昆腔之教习
” 、 “

景山授艺教习
”

等二十余人
。

康熙帝南巡之前
,

苏 州伶人陈明智
“

为村优净色
,

独冠其部中
。

居常演剧村里
,

无由至士大夫前
,

以故城中人罕知之
。 ’

�� 一次
,

他在为城内名戏班寒香部
“

救场
”

时
,

因出演《千金记 》的项羽唱做俱佳
,

轰动全场
, “

磋叹以为

绝技不可得 � ’, “

自此
,

陈遂为寒香班净
,

复冠其部 中
,

声称士大夫间
。

⋯⋯圣祖南巡
,

江苏织

造臣以寒香
、

妙观诸部承应行宫
,

甚见嘉奖
。

每部中各选二三人
,

供奉内廷
,

命其教习上林法

部
,

陈特充首选
。 ”

康熙末年
,

寻取 民间优秀艺人供奉内廷仍在进行
,

所谓
“

江南营造 �应为织

造
—

引者注 �辖百戏
,

搜春摘艳供天家
。 ”

� 即指此举
。

这种挑选活动
,

使得越来越多的民间

艺术家走进宫廷
,

并培训 出一批又一批的学戏太监及诸名伶的子弟
,

极大地提高了宫 内的演

出水平
,

满足了皇室成员们爱戏的需求
,

促进了顺
、

康年间宫廷和 民间戏剧文化的发展
。

综上所述
,

可知
�

满族 自入关以后直至康熙末年
,

昆曲等戏剧一直在不断发展
,

并 为乾

隆年间的繁盛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

其间
,

康熙帝开创了有清一代以昆曲为主的盛大庆典
。

对于昆曲
,

他不仅仅是一般的喜好
,

而是颇有研究
。

他从昆曲
、

弋腔的理论与实践出发飞重视

吸收和培养艺术人才
,

提高原有剧本的水平
,

发表了有关戏曲的至理名言
。

他的行动感染了

文武大 臣和满汉人 民
,

促成 了《长生殿》等佳作上演后的极大轰动
,

推动着昆曲在北京和全国

的蓬勃发展
。

昆曲等剧种在其形成
、

发展和进入高峰的过程中
,

无不浸透着当时人们文化意识

的参与
。

到了乾隆年间
,

满族 自入关以来就表现出的这种参与意识则更为全面
、

更加强烈了
。

�二 �

乾隆即位以后
,

勤于政务
,

效法康熙
,

将历史上著名的
“

康乾盛世
”

推向了高峰
。

与此同

时
,

他不仅继承了康熙爱戏
、

懂戏的遗风
,

并且
,

还远胜过他的祖父
。

终乾隆一朝
,

昆 曲空前

繁荣
,

其它戏剧犹如繁花似锦
,

清前期戏剧文化进入了满族人关后的第一个鼎盛时期
。

这里
,

��



笔者将从以下五个方面
,

重点论述乾隆朝宫廷戏剧文化及其影响
。

一
、 “

乾隆初
,

纯皇帝以海 内升平
,

命张文敏 �即张照—
引者注 �制诸院本进呈

,

以 备乐

部演习
,

凡各节令 皆自奏演
。

其时典故如屈子竞渡
、

子安题阁诸事
,

无不谱入
,

谓之月令承应
。

其于 内庭诸喜庆事
,

奏演祥徽瑞应者
,

谓之法宫雅奏
。

其于万寿令节前后奏演群仙神道添筹

锡禧
,

以及黄童 白史含哺鼓腹者
,

谓之九九大庆
。 ”

� 这段史料提到的
“

院 本
” ,

泛指短剧
、

杂

剧
、

传奇等等
。

�月令承应 �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节令戏
。

是时
,

宫内的各种节 日一年中近三十

个
,

每个节日都要演出相应的剧 目
,

如七月初七的剧 目有《双渡银河 》
、

《银河鹊渡》等
。

属于这

一类的戏
,

内容广泛
,

数量很多
。

其中
,

有些戏经过历代艺人加工修改
,

成为京剧等剧种的重

要剧 目
,

《混元盒》就是其中一例
�

�法宫雅奏 �和 �九九大庆 �虽都属 于《庆典承应》
,

但它们之

间确含不同内容
。

例如
,

皇帝或皇子定婚和结婚
、

皇子诞生
、

皇帝上尊号
、

册封贵妃等有关的日

子里
,

演出如《红丝结吉》
、

《璧月呈祥》等很多出戏 目
,

属 �法宫雅奏 �
。

而在皇帝
、

皇后
、

皇太后

的生 日时演唱的祝寿戏曲则为 �九九大庆 �
。

这类时日的剧目
,

每次都要演上几天或十几天
。

如

《双星永寿》
、

《八仙祝寿》等许多吉祥祝寿戏便属此类
。

以上各类戏曲内容虽广
,

数量虽多
,

但均属承应喜庆
、

例行公事
,

这就远不能满足熟知中

国文学与历史的乾隆等皇室成员的更高要求
,

于是
,

乾隆帝 亲 自命令编演 的
“

历史大戏
” ,

堪

称是对当时
、

特别是后世戏曲影响最为深远的剧 目了
。

这些
“

历史大戏
”

包括张照主撰的《劝善金科》和《升平宝筏》
�
周祥玉主撰的《鼎峙春秋 》与

《忠义漩图》
� 王廷章主撰的《昭代萧韶》

。

此外
,

还有《封神天榜》
、

《平龄会 》
、

《楚汉相争》等
。

以

上这些剧 目多数为十本二百四十出
,

确属大戏
。

有的诗内写道
� “

一旬演出《西游记》
,

完了《升

平宝筏 》筵》
。 ”

� 即是证明
。

应当看到
,

乾隆下 旨编演的这些大型戏剧是对康熙倡导昆曲
、

弋腔意愿的继承和发展
。

例

如
,

康熙在谕 旨中曾说
� “
《西游记》

,

原有两三本
,

甚是俗气 � 近 日海清
,

觅人收拾
。

已有八本
,

皆系各旧本内套的曲子
,

也不甚好
。

尔都改去
,

共成十本
,

赶九月内全进呈
。 ”

� 《西游记》剧本

与乾隆时编成的《升平宝筏 》均源于吴承恩的名著
,

而这条不明时间档案内的
“

近 日海清
, ”

使

笔者感到它是在康熙平定三藩以后下达的
。

再如
,

从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二十五年南

府的《穿戴提纲》档案统计
,

弋腔剧 目多达五十九出
,

内含我们今天熟悉的或常见于舞台上的

《负荆请罪 》
、

《单刀赴会》
、

《请美猴王》
、

《拷打红娘 》等许多出
。

严格的说
,

乾隆编演的那些
“

历

史大戏
, ”

有些根本不应属于历史剧的范畴
,

而应标为
“

神话大戏
, ”

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大型神

话系列剧或以前常用的连 台本戏
。

但是
,

在这些大型系列剧之外
,

乾隆年 间的宫廷之内确有一套较为完整的
、

更接近历史

剧的较短的剧本
,

如《列国传 》
、

《东汉春秋 》
、

《建业升平 》
、

《唐传 》
、

《残唐传》
、

《明传》等
。

可以认

为
,

这是一部以戏曲为形式的较全面的中国通史
。

由乾隆帝首倡编寨的这些
“

历史大戏
、 ” “

神话大戏
”

等不可能每部的每一出都很精彩
,

但

是
,

它们中间的不少精彩片断对此后形成的京剧和其它地方戏曲都产生 了重要影响
。

这些片

断被民间艺术家移植
、

加工和修改
,

其中包括剧本的内容
、

唱腔
、

演技
、

曲牌
、

服装
、

脸谱
、

道具

等方面
,

从而使它们分别成为不同剧种的优秀剧目
。

乾隆帝大力提倡的戏 曲客观效应
,

于此

可见一斑
。

所以
,

我们说他在促进我国戏剧文化的发展方面
,

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

二
、

当上述的各类剧 目不断涌现的同时
,

自然要有专 门负责宫内学戏
、

排戏的专门机构
。

于是
,

在乾隆五年 �� � � �� 或在此之后正式设立了南府
。

乾隆十六年 � ��� � �
,

乾隆谕选苏州籍
��



演员进宫当差
。

南巡时
,

他又挑选南方名伶
,

供奉内廷
。

有一部以升平署档案为据的《清代伶

官传》
。

这部书上卷中的伶官是指乾隆
、

嘉庆
、

道光三朝之人
,

而他们演 出时间的下限则是在裁

撤南府的道光七年 �� � �� �
。

这些活跃于宫内的艺术家
, “

皆来 自苏 �州�扬 �州 �
,

专供内职
,

聚

族而居
,

子孙相继
� 在城 �内�住南府附近及景山之内

,

在圆明园则住太平村
,

门禁茶严
,

与外

界绝少往还
,

⋯⋯其所习
,

概属 昆
、

弋
。 ”

� 这就是说
,

他们属于南府 内
“

外学
”

中的
“

民籍学

生
。 ”

有些人则 同时艺精昆弋
。

书中立传者达爪十人
,

其中
,

生行含钮彩
、

潘五
、

陆福寿
、

天禄
、

玉喜等三十五 人
� 旦行含长寿

、

沈秀等二十四人
� 净行含大庆

、

张福等十三人
� 丑行含增福等

六人
。 �

应当看 出
,

他们演艺水平的 日臻成熟主要是在乾隆年间
,

除了他们自身的刻苦努力外
,

乾隆帝及其官员对南府用力颇勤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

正因为如此
,

在此后才出现一代

又一代的昆弋人才
。

南府改制后
,

他们相继返 回自己的家乡或南方的其它城镇
,

这对于溶合

宫内与民间戏曲艺术
、

提高昆弋等剧种水平
,

促进京剧的形成都产生了积极作用
。

南府内
,

除上文提到的
“

民籍学生
”

外
,

另有从八旗子弟选到宫内学戏或演戏者称
“

旗籍

学生
, ”

上述两种演员统称为
“

外边学生
, ”

简称
“

外学
, ”
南府内演戏太监则称为

“

内学
。 ”

内
、

外

学 的各 自人数均在千人以上
,

这是满族入关后康
、

乾二帝在设置宫廷学戏
、

排戏机构上 的一大

开创和发展
。

以上三类演员都需分别参加《月令承应 》
、

《法宫雅奏》
、

《九九大庆 �� 含
“

历史大戏
” � 和一

些折子戏的演出
,

有时还需同台献艺
。

他们在南府形成了
“

三足鼎立
”

之势
。

他们各怀绝艺
,

相

互观摩
,

取长补短
,

且时有交流
,

然而
,

他们在更多的时候则处在竞争之中
。

应当看到
,

这种

竞争之势有 力地促进了清代戏 曲的发展 卫当时
,

南府 中的演员阵容齐全强盛
,

组织规模完善

宏大
,

这在清代都是前所未有的
。

有一位当时的学者曾对宫内戏班概况做过真实而凝炼的描述
。

他说
� “

内府戏班
�

’

子弟最

多
。

袍妨
、

甲胃及诸装具
,

皆世所未有 �
”

�

三
、 “

高宗精音律
,

《拾金》一出
,

御制曲也
。

南巡时
,

昆伶某净名重江浙间
,

以供奉承值
。

甫开场
,

命演《训子 》剧
,

时院本 �粉蝶儿 �一 曲
,

首句俱作
‘

那其 间天下荒荒
’ ,

净知不可邀衰

听也
,

乃改唱
‘

那其间楚汉争强
’ ,

实较原本为胜
。

高宗大喜叹
,

厚赏之
。 ”

�
《拾金 》一剧

,

又名《花子拾金》
。

剧情内容是
�

乞丐范陶 �即饭讨的谐音—
笔者注 � 在街

头乞食
。

一天
,

他在大街之上拾得一锭黄金
,

大喜过望
,

于是
,

他便演唱各种戏曲
,

时而庄重
,

时而诙谐
,

自娱自乐
,

非常有趣
,

最后
,

他以载歌载舞的形式下场
。

剧中对于范陶所唱的内容

和 曲调都没有具体要求
。

但是
,

此剧属 戏中串戏
,

因此
,

无论是设计此剧的唱腔之人
,

还是扮

演范陶的演员
,

都必须对戏曲的剧情
、

唱词和曲调具有广博的知识
,

连接 自然
,

妙趣横生
, ‘

同

乐队的配合浑然一体
,

否则
,

绝难胜任
。

最早
,

《拾金》一剧多由昆曲
、

弋腔演出
。

此后
,

京剧及

其它地方戏常演此剧
,

剧名有的改为《拾黄金》
、

《财迷传》等
,

并成为我国戏剧舞 台上的传统

剧 目
。

由此可见
,

乾隆在昆曲等方面有很深造诣
。

如其不然
,

他又怎能根据《拾金 》一剧的剧情

要求
,

亲 自设计唱腔呢 � 虽然
,

《拾金 》一剧含有玩笑的情节
,

可是
,

在
“

玩笑
”

背后
,

恰恰反映

了设计者的功底 �南巡时
,

那位著名花脸演员根据剧情
,

将一句唱词改得既符合剧情
,

又使得

乾隆赞叹不止
。

这说明乾隆对这些戏该有多熟
。

他对有些唱段
,

可以说是倒背如流
。

上文提到乾隆在南巡时听 �训子 �一剧
,

这只是其 中一例
。

时人记曰
� “

梨园演戏
,

高宗南

巡时为最盛 � 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
。

��
例蓄花雅两部

,

以备演唱
。 ”

� 究其原因
,

这与乾隆爱好



戏曲有直接关系
。

乾隆六次南巡期间
,

其演出规模之大
,

阵容之强
�

次数之多
�

场面之奇
�

这

些都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
。

乾隆于其间一次又一次的欣 赏南方各地的 昆
、

弋名家的精彩演

出
,

耳 目为之一新
。

及至垂暮之年
,

他仍在诗中表达 了他对南巡的怀念之情
,

其中
,

饱赏南方

梨园戏曲应是他留恋的原因之一
。

限于篇幅
,

笔者对以上 内容当另文详述
。

当然
�

他的好大喜

功之弊于此也可为又一例证
。

但是
,

乾隆南巡对促进南方戏 曲的蓬勃发展无疑起 了重要作用
。

四
、

生辰庆典中的盛大演出
,

史不绝书
。

乾隆十六年 �� �� � �
,

崇庆皇太后六十寿辰
�

“

中外

臣僚纷集京师
,

举行大庆
。

自西华门至西直门外之高梁桥
,

十余里 中
�

各有分地
·

张设灯彩
,

结撰楼阁
,

⋯⋯每数十步间一戏台
,

南腔北调
,

备四方之乐
” , “

游者 如入蓬莱仙 岛
” 。

多十 余里

间
,

每隔数十步就有一座戏台
,

其数目则相 当可观了
,

继之
,

各种戏曲均要分别演出其上
�

这

又该有多少演员在演唱啊 �恐伯倾南府和北京的梨园全部都不见得够
,

更何况还要从他们中

间严格挑选呢
。

因此
,

本次庆典的演戏场面应属满族入关后的空前规模
。

但是
,

这种空前的场面还在延续
。 “

后皇太后八十万寿
、

皇上八十万寿
,

闻京师矩典繁盛
,

均 不减辛未 �即乾隆十六年皇太后六十生辰—
引者注 �

。 ”

� 事实正是这样
。

乾隆五十五年

� ��  � �
,

乾隆八十诞辰
,

这是他一生中为庆贺自己生 日而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庆典活动
。

根据《乾隆朝上谕档》记载
,

自乾隆五十五年的七月初七 日到八 月二十一 日的四十四 天

内
,

乾隆帝为自己的八十寿辰而专门演戏的时间多达二十天
。

其中
,

演出的地点有清音阁大

戏台
、

同乐园
、

重华宫
、

阅是楼等
。

演 出的剧 目有《升平宝筏 》等大戏
、

大庆戏多出
。

同月三十日
,

乾隆帝返回到圆明园
。

八 月一 日
,

满汉大 臣和在避暑山庄的其他人员等分

批在 同乐园看戏
。

终乾隆一朝
,

出现了一批醉心于戏曲的满汉王公大臣
,

著名剧作家礼亲王

永恩就是其中的满族杰出代表
。

以上情况的出现
,

应与乾隆帝大力提倡戏 曲艺术的直接影响

有关
。

当时的北京
,

不论是在城内
,

还是在城外
,

楼台亭阁彩坊画廊
、

百戏杂技
、

演戏奏乐
�

比

比 皆是
。

金鳌玉辣桥的东边是仙台
,

自此进内三座门
,

门的东面有精心 彩绘的大戏《南极呈

祥 ���
· ·

⋯
。

因为乾隆帝醉心戏曲
,

这时的北京城几乎成 了一座戏 曲的大舞台
,

各个剧种
、

每位

演员都在进行着精彩的演出
,

在他们之间
,

既有相互交流
,

又有彼此吸收
,

致使乾隆朝的戏

剧文化不断闪烁出耀眼的光芒
。

五
、

规模宏大的宫廷戏楼
。

其时
,

学者赵翼曾对避暑山庄的戏楼做过如下叙述
, “

戏台阔

九筵
, ,

凡三层
。

所扮妖魅
,

有自上而下者
,

自下突出者
,

甚至两厢楼亦作化人居
,

而跨驼舞马
,

则庭 中亦满焉
。

有时神鬼毕集
,

面具千百
,

无一相 肖者
。

神仙将出
,

先有道童十二
、

三岁者作

队出场
,

继有十五
、

六岁
,

十七
、

八岁者
。

每队各数十人
,

长短一律
,

无分寸参差 � 举此则其他

可 知也
。

又按六十甲子
,

扮寿星六十人
,

后增至一百二十人
。

又有八仙来庆 贺
,

携带道童不计

其数
。

至唐玄奖僧雷音寺取经之日
,

如来上殿
,

迎 叶
、

罗汉
、

辟支声闻
,

高下分九层
,

列座几千

人
,

而台仍绰有余地
。 ”

� 这里
,

作者通过《升平宝筏》等剧的演出实况
,

既说明 了舞台层数
、

规

模和用途
,

又反映出演员们所受的严格训练和那些
“

历史大戏
”

的巨大场面
,

但是
,

一座戏楼

如能几千人落座还绰绰有余
,

那就有些失实了
,

而精通戏曲的乾隆对此也不会允许
。

因为
,

舞

台是为演员表演用的
,

当然要有很大的余地
。

然而
,

不管怎么说
,

乾隆帝时的宫内戏台着实壮观宏大
,

有的戏台则又典雅精致
。

戏台的

建筑从 另一个侧面生动说明了乾隆帝爱戏的深度 �

总之
,

通过乾隆降 旨编戏
、

建立触全南府
、

吸收民间昆弋人才
,

亲 自设计唱腔
、

不断扩建
��



舞台等
�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
,

反映了满族的不同阶级和阶层对 中原优秀戏剧文化的越来越高

的热情和越来越 多的参与
。

此后的历史发展表 明
,

他们的影响是深远的
。

�三�

清代前期的京师民间
,

戏剧文化发展的轨迹是昆曲曾一度兴盛
。

但时过未久
,

即出现 了

京腔的繁荣
,

及至乾隆年间
,

秦腔压倒京腔
、

乱弹胜过昆曲
,

这种不断出新的局面是满族入关

后 民间戏剧文化的主流
。

乾嘉时代的著名戏剧家焦循别具慧眼
,

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
,

他说
�

“

梨园共尚吴音
。 ‘

花部
’

者
,

其曲文理质
,

共称为
‘

乱弹
’

者也
。

乃余独好之
。

盖昊音繁缚
,

其

曲虽极谐曲律
,

而听者使未睹本文
,

无不茫然不知所谓
。

⋯ ⋯花部原本于元剧
,

其事多忠
、

孝
、

节
、

义
,

足以动人
�
其词直质

,

虽妇孺亦能解
�
其音慷慨

,

血气为之动荡
。

⋯⋯夭既炎暑
,

田事

余间
,

群坐柳阴豆棚之下
,

侈谈故事
,

多不出花部所演
,

余 因略为解说
,

莫不鼓掌解颐
。 ”

� 焦

循之论对其它地区的民间戏剧同样具有高度的概括
。

顺
、

康年 间
,

京师的职业昆班在不断增多
,

这标志着包括满族人民在内的京师各族人 民

对这一剧种的喜爱
。

当时
,

以内聚 �即聚和 �
、

三也
、

可娱等三个职业昆班最为著名
,

时人称之

为
“

鼎足时名
。 ”

随着时间的推移
, “

康熙丁卯
、

戊辰间
,

京师梨园子弟以 内聚班 为第一
。 ”

� 这

种职业 昆班在当时多达数十个
,

如南雅
、

景云等班
。

康熙二十七年 � �� � � �
,

洪升写成《长生殿 》

传奇
,

授予 内聚班公演
、

并在北京剧坛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效应
。 “

观者堵墙
,

莫不俯仰称

善
。 ”

� 一时间
, “

酒社歌楼
,

非此曲不奏 �
”

� 这一空前盛况很快传入宫廷
,

康熙帝命内聚班

进 宫演出此剧
, “

圣祖览之称善
,

赐优人白金二十两
,

且向诸亲王称之
。 ”

于是
, “

内聚班优 人

因告于洪曰
� ‘

赖君新制
,

吾辈获赏赐多矣 � 请开宴为君寿
,

而即演是剧以俏筋
。

凡君所交游
,

当延之具来
。 ’

乃择 日治具
,

大会于生公园
,

⋯⋯
。 ”

� 此后
,

内聚班因于孝鼓皇后忌
‘

日上演此

剧而受到惩处
,

但康熙帝并未永远禁演《长生殿》
,

更无焚书毁版之说
。

一年后
,

就有人将此剧

搬上 了舞 台
。

民间戏班赖之以身价倍增
,

北京
、

苏州等地的百姓遂能够继续观赏并领略此一代

名剧
。

是时
�

在南方的职业昆班中以苏州为最多
。 “

家歌户唱寻常事
,

三岁孩子识戏文
。 ’,

� 这就

生动证明了昆曲在苏州及其它地区拥有大量的观众
。

王紫稼
、

周铁墩等多人均系当时的著名演

员
。

在南方广大农村
,

搭台看戏习为常事
,

如
“

枫径镇为江
、

浙连界
,

商贾丛集
。

⋯⋯筑高台
,

邀梨园数部
,

歌舞达旦
。 ”

� 再州
,

顺治六年时
,

苏州沿河村落为
“

巡神
”

而连 日演戏
,

其场面

有如盛大集会
。

以上史实说明
,

昆曲在北京和其它地区确实辉煌过一个时期
,

否则
,

康熙年 间怎么会有
“

多少北京人
,

乱学姑苏语
”

的动人情景呢 � �

但是
,

昆曲在发展中越来越失去群众
,

其唱词过于高雅难懂
,

满汉等族人民评之曰
� “

今

之阳春矣
,

枪父殊不欲观
。 ”

�
“

闻歌昆曲
,

辄哄然散去
。 ”

� 于是
,

京腔在北京民众之中代之而

兴
。

明末清初
,

弋腔传入北京
,

并和本地语言相结合
,

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京腔 �有时也

称高腔或弋腔 �
。

京腔演唱的特点是高亢燎亮
,

好似直入云霄
。

就在康
、

乾二帝大力提倡昆曲并

在宫内不断增演弋腔剧 目之时
,

京腔在北京也盛极一时
,

深受满
、

汉等族 人民的喜爱
。

正是在

这样的情况之中
,

京腔出现了六大著名戏班和以霍六为首的十三位著名民间艺术家
。

他们是
��



霍六
、

王三秃子
、

开泰
、

才官
、

沙四
、

赵五
、

虎张
、

恒大头
、

卢老
、

李老公
、

陈丑子
、

王顺
、

连喜
。

时称

《高腔 �即京腔 �十三绝》
。 “

及乾隆年
,

各班各种角色亦复荟萃一时
,

故诚一斋绘《十三绝图像》

悬于门额
。

其服 皆戏装束
,

纸上传神
,

望之如有生气
,

观者络绎不绝
。 ”

�

这十三位艺术家的名字
,

明显带有乡土气息
,

出自民间
,

当无庸置疑
。

根据考证
,

他们几

乎包括 了生旦净丑的主要行当
。

乾隆时
,

他们之 中的六 人已经辞世
,

而他们的卓越演技和他

们塑造的人物仍为人们所怀念
。

乾隆中后期
,

京腔因其
“

饶拔喧闻
,

唱 口 嚣杂
”

等原因而衰落

下去
。

� 同时
,

昆曲在民间更加失去昔 日的光辉
。

乾隆 四十四年 � ��� � �
,

以魏长生为代表的秦

腔艺术家二次入京
,

一唱即红
,

名满九城
,

雄踞京师剧坛
。

秦腔本源自民间
,

以胡琴为主
,

月琴辅之
,

唱词通俗易懂
, “

皆街谈巷议之语
,

易入市人

之耳
。

又其音靡靡可听
,

有时可以节优
,

故趋附日众
。 ”

� 加之魏长生在多年演出实践中
,

勇于

革新
,

敢于创造
, “

惟演戏能随事自出新意
,

不专用旧本
,

盖其灵慧较胜
。 ”

�

当时
,

京师的双庆班上座率很差
,

生计维艰
。

魏长生胸有成竹地表示说
� “

使我入班
,

两

月而不为诸君增价者
,

甘受罚无悔 � ”

� 就这样
,

魏长生和他的戏班搭入了双庆班
。

果然
,

长

生
“以《滚楼 》一剧名动京城

,

观者 日至千余
,

六大班顿为之减色
。 ”

时人称赞
“

举国若狂 � ”

有诗

赞之
� “

今日梨园称独步
。 ”

� 这就是为什么正当
“

绪绅相戒不用王府新班 �即京腔六大名班之

一
—

引者注 �
,

而秦腔适至
,

六大班伶人失业
,

争附入秦班觅食
,

以免冻饿而已
。 ”

�

但是
,

魏长生对清代戏剧文化发展的影响远不止于此
。

史载
� “

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

师
,

色艺盖于宜庆
、

萃庆
、

集庆 �指当时京腔的六大名班— 引者 �之上
, 一

于是
,

京腔效之
,

京
、

秦不分
。 ”

�乾隆五十年 � �� � � �
,

乾隆及其政府扶植呈衰落之势的昆曲
,

明令禁止秦腔公 演
。

� 魏长生迫于生计
,

遂于二年后南下扬州
,

搭班演出
,

名旦
“

郝天秀之辈
,

转相效法
,

染及乡

隅
。 ”

�
“

到处声笙萧
,

尽唱魏三 �即魏长生 �之句 � ”�
乾隆年间

,

魏长生和秦腔在北京的风风雨雨是发人深思的
。

但是
,

清前期 民间戏剧文化

的发展是不以某个封建帝玉的主观意 志为转移的
。

秦腔深得广大 人民喜爱
,

并在京城扎下 了

根
。

魏长生弟子代不乏人
,

私椒魏派者更木知凡几
。

京剧在形成和发展中就吸收了魏长生的革

新创造和秦腔的演奏技艺
。

这是清代戏剧文 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

乾隆五十五年
,

徽班为庆贺乾隆八十诞辰 � 不远千里
,

进京演 出
。

其中
,

高朗亭率领三庆

班入都则对徽班进京给予了更准确的说明
‘

徽班指的是安徽的戏班
。

它并不单演徽调剧 目
,

而是花部的综 合演 出团体
,

如二黄调
、

梆

子腔等等
,

这种戏班本身就意味着它对各地方剧种的包容性及其 自身的可溶性
。

因此
, “

高朗

亭入京师
,

以安庆花部
,

合京
、

秦二腔
,

名其班日三庆
。 “

� 这是该班之名由来 的又一种记载
,

并再次倪明了三庆班的性质
。

高朗亭以 其高超的演技
,

很快享誉北京
,

脍炙梨园
,

产生了强烈的轰动
。

人们普遍认为
�

他是继魏长生之后的又 一名多才多艺的优秀表演 艺术家
。

徽班进京
,

得到了京师各族人民的

广泛认同和支持
,

遂有
“

四大徽班
’,

久盛不衰 的喜人局面
, “

嘉庆以还
,

京师苏班 日就衰微
,

徽

班 遂铮铮于时
。 ”

�
“

皮簧崛起
,

夺其席 �昆曲�而风靡雄视
,

其势力至伟 � ”

� 与此同时
,

四大

徽班 在其发展过程中
,

不断汲取其它剧种之长
,

继续发挥 自身的优势
,

在演出中成长
,

在观

摩中吸收
,

在竟争中提高
,

在前进中溶合
,

直到
“

徽
、

汉 合流
, ”

京剧诞生
,

群星闪烁
,

高潮迭

起
。

源 自民间的徽班在其进京之后为清代乃至当代的戏剧文化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

总之
,

满族入关
,

从而使这一民族在北京及全国各族人民面前展示出他们的风貌
。

当着
��



大规模的为巩固基业
、

为实现统一而不断奋争的前前后后
,

满族的开放性
、

包容性和可融性等

特征在推动清前期戏剧文化的发展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
,

并使有清一代的戏剧文化一步步迈

向了它的鼎盛时期
。

本文所述表明
�

在中国戏剧文化发展 史中
,

清前期戏剧文化的影响是重

要而深远的
,

而满族的不同阶级和阶层之所以能够做 出他们的贡献
,

这都始于那个重要的年

代
,

即 一� � � 年
。

� 《康熙御制诗文集
,

卷三十八下 � 中秋 日闻海上捷音 � 。

乞次 董 含
�
谈尊乡赘笔 公

。

吞程正摆
�
《青溪遗稿 》卷十五 �孟冬词二十首 � 。

�梁廷楠
�
《曲话 》卷三

。

� � � � � 《掌故丛编》第二辑 �圣祖谕旨二 》
。

�辽宁社会科学院厉史研究所等译编
�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 �宫廷用度类

·

宫廷用度 �第 � ��

页 �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 � 。

� � 同上
,

第 �巧 页 �李孝生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本 � 。

� 《李煦奏折 》第 � 页 �弋腔教习叶国祯已到苏州折》
,

下同
。

中华书局 � � � � 年版
。

� 姚廷遴
�
《历年记》下

。

� 尤侗
�
《看云草堂集 》卷二 �咏史 � 。

� 李元度
�
《国朝先正事略 》卷三十九 �尤西堂先生事略 � 。

� 焦循
�
《剧说 》

,

下同
。

� 杨士凝
�
《芙航诗撷》卷十一

。

� � � 昭术奎
�
《啸亭续录》卷一 �大戏节戏 � ,

《啸亭杂录》卷八 �秦腔》
。

� 柳得恭
�
《滦阳集 》

。

� 王 芷章
�
《清代伶官传 》

·

�例言 》
。

中华印书局 民国二十六年版
。

� � � 赵翼
�
《檐曝杂记 》卷一 �大戏 �

,

卷二 �梨园色艺 �
�

� � 徐坷
�
《清稗类钞 》第七册 �明智类

·

伶人机誓 � ,

第十一册 �优伶类
·

徽班世家》
。

� 钱泳
�
《履园丛话 》卷十二 �艺能

·

演戏 �
。

� � 同�
,

卷一 �庆典 �
。

函 � 焦循
�
《花部农谭分

。

� � 王应奎
�
《柳南随笔》卷六

。

� � 尤侗
�
《长生殿》

·

�序》
,

徐灵昭
� 《长生殿》

·

�序 � 。

� 《苏州竹枝词 》
·

�艳苏州
·

二 �
。

� 尤震
�
《玉红草堂集 》

·

�吴下 口号 �
�

� 李振声
�
《百戏竹枝词 》

。

� 张漱石
�
《梦中缘 》

。

� 杨静亭
�
《都门纪略 》

·

�翰墨 门
·

诚一斋 �
。

� � 吴长元
�
《燕兰小谱》卷五

。

� 戴璐
�
《藤阴杂记》卷五

。

� 见光绪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千零三十九
�

另
,

参见拙文《小议清代戏剧史的一条史料 》
,

载《清史研

究 》� � � 年第一期
。

� 张 肖枪
�
《鞠部丛谭 》

·

�序 �
。


